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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袁春生虽然自幼患小儿麻痹
症，但在音乐上有着极高的天赋，每
周都教全校同学唱歌，而家境优越
的陈惠芳从小学小提琴，两人一人
唱歌、一人拉琴，在当时的湖北省武
汉市红锋中学红极一时。陈惠芳看
不懂简谱，袁春生就把简谱“翻译”
成五线谱；陈惠芳学习不好，袁春生
就不遗余力地辅导她……

一个雨天，袁春生送陈惠芳回
家，出门时两人各撑一把伞，后来，
两人“情不自禁”地走到了汉江河
边，突然，袁春生将手中的伞收掉，
接过陈惠芳手中的伞说，“我们就
共一把伞吧！”“第一次亲密接触”
的感觉令陈惠芳当晚失眠了。
“那时候，请恋人吃饺子在当

时的人们看来，是比较时兴的事”，
陈惠芳回忆说，为此，袁春生几次
提出请她吃饺子，但自己一想到他
和奶奶相依为命，家庭很困难，她
就不忍心吃，她建议袁春生请她吃
一碗热干面。朋友们知道后，都说
袁春生太小气，不过，在陈惠芳看
来，那碗热干面承载着袁春生对她
的“情深意重”。

然而，这段恋情很快被陈惠芳

家人发现，他们表示强烈反对，理
由很简单：陈惠芳家境优越，长得
漂亮，还能拉一手小提琴!而袁春生
不仅走路一瘸一拐，还是个孤儿，
性格内向，怎么看都不相配。性格
倔强的陈惠芳一开始以绝食反抗，
发现无效后只好转换策略，偷偷让
别的同学当“红娘”，给袁春生递纸
条，互诉相思之苦。这样的“地下
情”一直持续到陈惠芳 "#岁，陈妈
妈只好妥协，只问了一句：“你是不
是真的很爱他？”“是！非他不嫁！”
陈惠芳坚定地回答。

结婚后，袁春生曾让妻子背过
互敬、互勉、互让、互谅等“八互”。
陈惠芳一般都会照做，为什么会这
么听他的话，主要原因有二，一是
她觉得袁春生本分，二是因为“只
要他动得了，就会抢着做事，包括
补衣服、洗被子等家务事都做，有
时甚至是忍着疼痛在做”，陈惠芳
说，她喜欢吃鱼，袁春生经常烧鱼
块给她吃，有很多次鱼块端上来，
他都会说已尝过了，味道不错，让
她将“剩下的”吃完。
婚后不到半年，不幸突然降临。

袁春生突然因腰椎肥大卧床不起。

陈惠芳天天用
手肘帮他按
摩，配合医生
治疗，过了 $

个月，袁春
生康复了。又
过了 $ 年，袁
春生发现自己
患关节炎，治疗
了 %& 年也不见
效，直到 %'''年
才确诊：双股骨头坏
死。眼看着丈夫天天躺
在床上等钱治病，女儿还要
上学。陈惠芳接过丈夫此前的“麻
木”（载人三轮车）生意，风里来雨里
去，早出晚归。

一天清晨，大雨滂沱。陈惠芳
加大油门，一不小心出了车祸，双
腿骨折。为了省钱，没等完全恢复，
陈惠芳就急着出了院。可到了自家
楼下，陈惠芳就是上不了楼。而袁
春生，只能坐在楼上，无力帮她一
把。没办法，陈惠芳就跪在地上，一
级一级地往上爬。袁春生对此刻骨
铭心：“我眼睁睁看着她往上爬。她
每爬一层，我心里就愧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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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时共有
梦，死亦同追求”。
从“同桌的你”到
“知心爱人”，再到
“患难夫妻”，从
12岁到 53岁，
袁春生和陈惠芳
夫妇已经相知相
守了41年。结婚
后袁春生突患“双
股骨头坏死”，为
了给丈夫筹款治
病，9年时间里，
繁华的武汉广场
一侧，地下通道里
长年就有了一个
中年女子站在过
往人群中，轻扬琴
弓拉出如泣如诉
的哀婉乐声。

! ! ! !夜凉如水。武展地下通道内，陈
惠芳将已泛白的小提琴架上颈前，右
手一个长弓拉出，一首《美丽的草原
我的家》从琴弦缓缓响起。不时有路
人，向她脚下写有“为夫治病”的琴盒
放上零钞。"&&$年，陈惠芳捡起几十
年没碰的小提琴，出去卖艺养家挣医
药费，每天一拉就是 (个小时。这一
拉，就是 '年。

最苦的时候，袁春生对妻子提
到了自尽。话没说完，陈惠芳眼圈
已红了：“你活着，哪怕给我说一句
话也是安慰，我在外面奔波，可都
是为了你啊) ”
有一次，抢地盘的同行，把陈惠

芳的琴摔成了两截。她悄悄地去二
手市场，花了 %&&元又买了一
把。不管多艰辛，遭遇多少白
眼，陈惠芳回到家，从不抹眼
泪。每天回家，她把一天挣
得的钱交给丈夫，哄他

开心。有空时，还拉段小提琴曲，让
丈夫和着琴声唱歌。

妻子的辛苦袁春生疼在心里。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他竭力洗衣
做饭、缝缝补补，把家打理得井井
有条。每天晚上睡觉前，陈惠芳都
要喝大量的水，以便能照顾丈夫起
夜。“夫妻同体式”的照顾，让两颗
心深深地绑在一起。袁春生时常对
妻子说：“你是我的‘三心’：出门放
心、看着贴心、对我真心。”

"&%%年 %%月，在深圳举行的
全国第八届健
身交谊舞锦标
赛上，( 名残
疾人和 (名健
全人组成的武
汉“轮椅华尔

兹”团队一鸣惊
人，获得大赛特别

奖。团队成员中，就有袁春生。其
实袁春生骨架大、后背厚，别人在
轮椅转两圈很轻快，而他刚开始总
是慢半拍。高强度的训练有时让袁
春生实在疼得受不了，他就用拳头
捶大腿，这样能缓解一点。
由于训练负荷过大，袁春生的

病在参赛后愈发严重，"&%"年 %月
"'日，他就住进了武汉市普爱医
院，医生决定给他进行换骨手术。手
术前，袁春生和陈惠芳做了一个决
定：以后要把遗体捐赠给红十字会，
将器官提供给需要的人。

$年前的清明节，袁春生和一
帮朋友去扫墓上坟，在扫墓现场，
他突然想到了电视里有关遗体捐
赠的资讯，感觉到人死后，其实还
有很多选择，送到火葬场火化成灰
是一种选择；而将器官捐赠出来，
捐给有需要的人，也是一种选择；
更何况，“自己身上的这种病，为什

么吃什么药都不见效？如果我能把
我的骨头捐赠给国家，让医学家来
切片研究，或许能研究出更好的治
疗方法”。

当天扫墓完回到家，他就向妻
子陈惠芳说了自己将来要捐赠遗
体的想法。突如其来的这种想法，
一说出口就遭到妻子和女儿异口
同声的反对，认为他这是疯了：“人
死不能入土为安，还要被折腾，这
不是疯了？让我们于心何忍？”

尽管如此，捐赠遗体的想法在
袁春生心里，一直挥之不去。一有
空，他就和妻子谈心：“我一辈子都
没为社会做点贡献，如果我的骨头
能对这个病的研究提供样本，我的
器官能在别人身上继续使用，何乐
而不为？也算是我这个身体不健全
的人为社会做了一点贡献。”面对
女儿，袁春生如此劝说：“爸爸的器
官在别人身上用，这代表爸爸一直
还活着，一直都在你身边。”

有一次，袁春生和妻子商量：
“要不，你也一起捐好了。我们就是
死了，也不分开。”这句话让陈惠芳
感动不已：“到临了，他也舍不得
我，此生来世我们就捆绑在一起。”
今年过年前，袁春生就搜集了申请
材料，让女儿签字。女儿仍有一丝
犹豫，问：“非要捐？”“是的，我想了
很久了。”袁春生的这份“大爱”最
终触动了妻子和女儿的心。

红十字会春节后上班的第二
天，袁春生夫妇就早早赶了过去，
签字承诺共同捐赠遗体。陈惠芳
说，今生，他们很恩爱，并相约过来
生还要做夫妻，将来，无论两人哪
个先走一步，在遗体捐出去后，希
望红十字会或有关方面在作记录
时，能在被记录的名字后面留一个
位置，等他俩中另一人将来捐了遗
体后填上，这样，“两人的名字就会
挨着，两人就又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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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提琴爱人”的纯美爱情故事广为
传播，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他
们拎着鸡蛋、水果，一瘸一拐或拄着拐
杖来了；他们围站在袁春生的病床边，
在陈惠芳的提琴伴奏下，齐声唱起《父
亲》、《爱的奉献》……

好心人张汉华女士专程赶到普爱
医院，看望“提琴爱人”夫妇，并送来
"&&元慰问金。“我送给他们 '朵玫瑰
花，希望他们的爱情长长久久；送了一
盒巧克力，代表甜甜蜜蜜；一袋苹果，代
表平平安安。”张女士笑着说。

一群社会爱心人士特意为她购买
了一把中提琴。买琴时，琴行老板听说
是给“提琴爱人”买琴，特意打了对折。
不仅如此，爱心人士还为陈惠芳联系了
一名中提琴老师，免费教授技艺。“我以
前学过三个月的中提琴，虽然有乐团招
中提琴手，但我技艺还不够，所以一直
没有聘上。”陈惠芳说，这份礼物让她特
别感动，有了技艺，跟着乐团演出，生活
就会稳定多了。
袁春生夫妇有一张清单，上面一笔

笔地记着社会各界爱心人士送来的关
爱。清单上，妻子陈惠芳一笔一画地写
着："月 %&日早上 '点，有两位匿名人士
送来 *&&元；+月 %&日晚上湖北日报传
媒集团领导看望，送了 *&&&元；医院书
记、院长看望，说所有医药费全免……陈
惠芳说：“当然要记下来，虽然我们暂时
无力回报，但这是社会对我们的关爱，
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
袁春生的病情拖了十多年，问题已

很严重。“这种病坐着疼、躺着疼、站着
也疼。如果小时候能及时发现干预，或
者早点动手术，就不至于如此忍受。”
医院给袁春生做了全髋关节置换的手
术，在一侧安置了假体。如果康复顺
利，半年后他就可以做另一侧的手术。
袁春生双侧换了假体之后，再配以康
复训练，袁春生就有可能像正常人一样
生活、工作。

夫妻俩的头发都染了同样的颜色，
袁春生还留着长发。原来，为了省钱，袁
春生本来想剃光头，可妻子不同意，劝他
把头发留长，也不需要剪。每日早晨，妻
子给他编辫子；有时候，妻子想染头发，
袁春生就坐在高板凳上细细地帮她梳
头、焗油———这成了他们的闺阁之乐。

对于妻子，袁春生有着深深的愧
疚：“她跟我一生，吃苦一生，从前漂亮
的‘校花’，现如今却为这个家操碎了
心。不过，她在我心中，永远是最美的。”
袁春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康复后，可以
出去赚钱，挑起家庭的重担，尽一个男
人责任，让妻子少奔波。袁春生说,“还
想给她买漂亮的衣服，她从小就是个蛮
讲究的姑娘，跟着我，委屈了她。”
吃完饭后，陈惠芳就扶着袁春生在

屋里走动；走累了，就扶着他躺下，帮忙
揉捏小腿和脚掌，活络筋骨和关节。
在陈惠芳的悉心照顾下，袁春生康

复得很好。如今，他不但能自己下床拄
拐，还能自己洗漱擦澡了。

“每次我把洗澡水端来，他非要
自己拿毛巾擦洗，生怕给我增添麻
烦。”陈惠芳笑着说。


